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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
以
的
《
沈
默
的
果
實
》
（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四

五
）
中
，
有
一
篇
《
悼
蕭
紅
和
滿
紅
》
，
悼
念
他
一
九
四
二

年
失
去
的
兩
位
友
人
。
蕭
紅
是
以
《
生
死
場
》
一
舉
成
名
的

東
北
女
作
家
，
滿
紅
則
是
甚
少
人
知
的
東
北
詩
人
李
滿
紅
。

李
滿
紅(

一
九
一
三
至
一
九
四
二)

是
遼
寧
河
莊
人
，
一
九

三
一
年
﹁九
一
八
﹂
後
流
亡
關
內
，
曾
參
加
﹁一
二
九
﹂
學

生
運
動
。
一
九
三
九
年
在
重
慶
結
識
靳
以
、
蕭
紅
、
端
木
蕻

良
等
人
，
並
開
始
寫
詩
，
詩
作
散
見
《
詩
創
作
》
、
《
詩
墾

地
》
及
香
港
的
《
時
代
文
學
》
上
，
曾
進
西
北
聯
合
大
學
，
修
讀
俄
文
，
一
九
四

二
年
因
貧
病
交
迫
，
不
幸
客
死
陝
西
。

滿
紅
病
故
後
，
摯
友
姚
奔
收
集
其
在
各
雜
誌
上
所
刊
詩
作
，
編
成
詩
集
《
紅

燈
》(

南
平
國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四
四)

，
由
靳
以
協
助
出
版
。
僅
得
五
十
頁
的
小

書
，
收
詩
創
作
二
十
三
首
，
是
這
位
似
流
星
般
殞
落
的
詩
人
三
年
間
的
全
部
詩
作

，
集
名
《
紅
燈
》
，
因
為
這
是
詩
人
最
喜
歡
，
懷
念
家
鄉
及
爺
爺
的
詩
篇
。

蕭
紅
死
於
一
九
四
二
年
一
月
，
滿
紅
在
五
月
寫
了
《
哀
蕭
紅
》
：

在
天
國
的
花
園
裡
，
＼
開
了
一
枝
永
恆
美
麗
的
花
朵
；
＼
但
在
這
人
間
的
大

地
上
啊
！
＼
卻
有
一
枝
同
樣
美
麗
的
花
朵
＼
含
着
露
珠
凋
謝
了
。
…
…

他
絕
對
想
不
到
，
一
個
月
後
自
己
也
停
止
了
歌
唱
！

娜
娜
是
北
京
某
高
校
一

名
大
三
女
生
，
她
是
從
小
吃

慣
牛
羊
肉
的
蒙
族
人
，
從
去

年
開
始
，
郤
成
了
一
名
新
素

食
主
義
者
。
新
素
食
主
義
的

風
尚
興
起
於
歐
美
，
再
傳
來

中
國
，
據
知
目
前
全
球
的
新

素
食
主
義
者
，
已
有
數
百
萬
人
之
多
。

﹁新
素
食
主
義
是
一
種
時
尚
生
活
方
式
﹂
，

娜
娜
說
，
為
了
讓
身
體
攝
取
足
夠
的
營
養
，
每
個

素
食
者
都
有
不
同
的
飲
食
方
式

—
只
吃
魚
、
奶

、
蛋
者
被
稱
為
魚
奶
蛋
素
；
喜
食
奶
和
蛋
的
被
譽

為
蛋
奶
素
，
娜
娜
選
的
是
﹃蛋
奶
素
﹄
。
﹃吃
素

讓
我
受
益
匪
淺
﹄
。

娜
娜
說
：
﹁現
在
我
久
治
不
愈
的
鼻
炎
好
了

，
心
態
和
精
神
狀
態
都
變
健
康
了
。
在
不
節
食
的

情
況
下
還
意
外
地
減
了
點
兒
肥
，
當
然
最
開
心
的

是
交
了
好
些
素
食
朋
友
。
﹂

新
素
食
主
義
者
通
常
有
自
己
的
小
圈
子
，
在

年
輕
人
雲
集
的
豆
瓣
網
上
，

便
有
素
食
者
創
建

了
豆
瓣
小
組
，
彼
此
交
流
素
食
資
訊
，

探
討
吃

素
原
因
、
吃
素
後
的
變
化
等
等
。

在
中
關
村
一
家
軟
件
公
司
任
職
的
鄭
先
生

對
素
食
情
有
獨
鍾
，
他
認
為
自
己
之
所
以
保
持
健

康
勻
稱
的
身
體
，
很
大
程
度
上
得
益
於
飲
食
。
平

時
鄭
先
生
對
肉
食
敬
而
遠
之
，
基
本
以
蔬
菜
為
主

。
鄭
先
生
說
，
雖
然
現
在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
物
質

豐
富
，
但
隨
之
產
生
許
多
弊
端
。
在
家
禽
飼
養
時

添
加
了
大
量
激
素
和
添
加
劑
，
容
易
導
致
某
些
疾

病
的
發
生
，
而
食
用
素
食
可
以
減
少
疾
病
發
生
。

有
一
部
分
素
食
者
的
食
素
出
發
點
是
基
於

人
道
、
環
保
和
動
物
保
護
的
原
因
，
強
調
動
物
是

人
類
的
朋
友
，
宰
殺
有
生
靈
的
動
物
是
一
件
殘
忍

的
事
情
。
有
的
人
則
是
將
食
素
看
成
一
種
個
性
喜

好
和
對
自
然
的
友
善
，
那
色
澤
黑
亮
的
油
浸
香
菇

、
清
淡
爽
口
的
竹
筍
銀
耳
上
素
湯
使
他
們
領
略
到

遠
離
雞
鴨
魚
肉
之
外
的
另
一
番
美
食
境
界
，
並
從

中
體
味
著
沒
有
添
加
劑
、
沒
有
高
脂
肪
的
快

樂
。

為
了
迎
合
素
食
者
的
需
求
，
近
年
來
，
北
京

城
的
素
食
店
越
開
越
多
，
其
中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素

食
店
要
數
老
字
號
﹁功
德
林
﹂
，
後
起
之
秀
則
有

﹁荷
塘
月
色
﹂
、
﹁綠
色
天
食
﹂
、
﹁大
唐
美
食

﹂
等
。﹁荷

塘
月
色
﹂

果
真
座
落
在
蓮
花
與
荷
葉

包
圍
着
的
地
方
，
它
的
菜
品
以
寺
院
素
食
為
基
礎

，
結
合
宮
廷
素
食
與
歐
洲
素
食
的
特
點
，
採
用
源

於
大
自
然
的
各
種
原
料
烹
製
而
成
，
做
工
十
分
精

緻
，
餐
廳
還
獨
闢
蹊
徑
開
設
了
一
間
七
十
多
平

米
的
書
屋
，
供
人
們
茶
餘
飯
後
看
書
品
茗
。

隨
着
新
素
食
主
義
的
流
行
，
精
明
的
商
家
開

始
在
食
材
品
種
上
動
起
心
思
。
一
些
新
派
的
素
食

店
，
無
論
在
菜
色
、
烹
飪
方
式
、
經
營
手
法
上
都

較
之
老
餐
廳
更
具
時
尚
。

例
如
它
們
採
用
海
帶
、
海
苔
、
南
極
冰
藻
等

深
海
藻
類
為
主
要
原
料
，
用
純
素
仿
肉
食
材
，
烹

製
出
維
肖
維
妙
的
—
—
﹁水
煮
魚
﹂
、
﹁口
水
雞

﹂
、
﹁素
烤
鴨
﹂
等
，
吃
起
來
居
然
與
真
正
的
肉

食
口
感
差
不
多
。

位
於
燈
市
口
繁
華
大
街
的
﹁綠
色
天
食
﹂

，
主
事
人
來
自
台
灣
，
這
家
餐
廳
以
無
酒
、
無
煙

、
無
蛋
和
菜
價
偏
高
而
聞
名
。
儘
管
如
此
，
每
天

光
顧
的
人
還
是
絡
繹
不
絕
。

這
裡
既
有
樟
茶
鴨
、
咕
嚕
肉
、
脆
皮
魚
一
類

的
傳
統
風
味
，
也
有
鐵
板
牛
排
、
羊
肉
串
之
類
的

時
尚
菜
。
據
說
這
裡
的
原
料
不
是
一
般
傳
統
豆
製

品
，
而
是
採
用
大
豆
分
離
蛋
白
技
術
製
作
，
其
營

養
價
值
高
出
肉
食
幾
倍
，
且
更
易
於
吸
收
。

如
果
有
來
生
，
下
輩
子
你
還
願
意
娶
現
在
的
妻
子
，
或
者
嫁
現
在
的
老

公
嗎
？快

下
班
時
，
同
事
冷
不
防
拋
出
這
個
問
題
，
寧
靜
的
辦
公
室
頓
時
開
了
鍋
。

﹁這
還
用
問
，
肯
定
不
會
娶
現
在
的
老
婆
，
互
相
看
了
幾
十
年
，
如
果
下
輩
子
還

要
在
一
起
，
煩
不
煩
啊
？
﹂
某
男
旗
幟
鮮
明
，
理
由
充
分
。
某
女
順
勢
接
過
話
茬

，
﹁當
然
要
換
換
口
味
，
說
不
定
能
找
個
更
好
的
。
﹂
眾
人
七
嘴

八
舌
，
暢
所
欲
言
，
反
正
家
裡
那
口
子
聽
不
到
，
用
不
着
遮
遮
掩

掩
，
只
管
實
話
實
說
。

各
人
動
機
雖
有
不
同
，
但
結
論
完
全
一
致
：
堅
決
換
人
。
輪

到
我
最
後
發
言
，
我
說
不
打
算
換
人
，
如
果
真
有
下
輩
子
，
還
是

將
就
着
過
吧
。
眾
人
大
笑
，
集
體
送
我
四
個
字
：
﹁傻
冒
！
虛
偽

！
﹂
我
承
認
，
自
己
或
許
有
點
傻
冒
，
但
絕
不
是
虛
偽
。

想
想
現
在
的
妻
，
其
實
好
處
真
不
少
：
勤
快
、
做
得
一
手
好

菜
、
知
道
我
愛
吃
什
麼
、
無
條
件
支
持
我
的
事
業
、
從
不
拿
我
與

開
寶
馬
的
男
人
相
比
…
…
當
然
，
她
的
弱
勢
同
樣
明
顯
，
毛
病
也

挺
多
：
論
身
材
容
貌
，
比
她
漂
亮
的
數
不
勝

數
；
論
學
識
才
華
，
談
不
上
秀
外
慧
中
，
與

大
家
閨
秀
相
差
太
遠
；
論
性
情
，
有
時
她
也

蠻
不
講
理
，
愛
耍
小
孩
子
脾
氣
。
恐
怕
有
人

要
問
，
既
然
如
此
，
如
果
下
輩
子
有
機
會
，

那
你
為
什
麼
不
想
換
一
個
更
完
美
的
？

要
說
不
想
，
那
絕
對
是
假
話
，
但
我
也

不
糊
塗
，
知
道
世
上
人
無
完
人
。
如
果
給
我

重
新
選
擇
的
機
會
，
不
外
乎
兩
種
結
局
：
也
許
能
找
個
女
明
星
、

億
萬
富
婆
，
從
此
可
以
不
勞
而
獲
，
飛
黃
騰
達
；
但
也
極
有
可
能

抱
個
繡
花
枕
頭
或
者
母
夜
叉
回
家
，
萬
一
娶
了
潘
金
蓮
，
弄
不
好

還
得
把
小
命
搭
上
。
好
壞
機
率
各
半
，
全
憑
運
氣
，
就
像
炒
股
，

高
收
益
的
同
時
也
意
味
着
高
風
險
，
有
人
一
夜
暴
富
，
也
有
人
跳

樓
上
吊
。
如
果
我
還
娶
現
在
的
妻
，
以
上
風
險
便
蕩
然
無
存
。
小

心
駛
得
萬
年
船
，
就
像
現
在
，
衣
食
無
缺
，
結
髮
夫
妻
平
淡
到
老

，
有
什
麼
不
好
嗎
？

來
生
的
事
，
且
留
到
來
生
再
說
，
天
知
道
有
沒
有
下
輩
子
。

可
有
些
人
，
偏
偏
今
生
就
等
不
及
了
，
蠢
蠢
欲
動
，
總
想
趁
有
生

之
年
領
略
一
下
外
面
的
美
景
。
城
外
的
故
事
，
總
是
惹
人
艷
羨
，

充
滿
誘
惑
，
讓
人
浮
想
連
翩
。
究
竟
是
外
面
的
世
界
太
精
彩
，
還
是
城
裡
的
故
事

太
無
奈
？

弱
水
三
千
，
只
取
一
瓢
，
知
足
才
能
常
樂
，
大
概
婚
姻
也
是
此
理
。
假
如
人

生
真
是
一
部
故
事
片
，
我
希
望
下
輩
子
再
拍
一
部
續
集
，
女
主
角
不
變
，
男
主
角

仍
是
在
下
。
不
為
別
的
，
起
碼
風
險
不
大
，
想
必
妻
不
會
反
對
。

小鎮上住着這麼個女人，三十
多歲，家境不是很好，住兩間平房
，有兩個孩子上學，家裡的男人忠
厚木訥，在工地做雜工，還要伺候
一個癱瘓在床的婆婆。就是說，女
人很落魄。落魄的女人在街頭擺地

攤，賣些不值錢的塑料籃子、瓷缽子什麼的。
可她看上去卻很鮮明，瀑布般的頭髮梳理得紋絲

不亂，用髮夾盤在頭上。女人有修長的身材，喜歡穿
旗袍，料子雖廉價，卻顯得窈窕有致。

不論有沒有生意，她都優雅地守着巴掌大的地攤
。人們背後議論她，男的多是欣賞，女的則是怨懣。
女人絲毫不介意，照舊盤頭髮，穿旗袍，守地攤，笑
意盈盈，渾身散發着明亮，讓人沒法拒絕。男人們愛
跟她閒聊，女人悄悄地學她穿起旗袍，跟她討論她的
髮型、旗袍，臨了，都會買樣東西。幾年後，女人攢

了錢，買中巴跑短途，男人開車，她賣票。風塵中，
女人照舊盤頭、穿旗袍，一身清麗，一車明亮，優雅
地做生意。

正當日子紅火時，出了車禍，女人搭上車還欠下
十多萬的債務，癱在床上幾個月。下了床，女人又去
擺地攤，還是賣那些不值錢的生活用品，仍舊是盤頭
髮、穿旗袍。腿雖落下小殘疾，卻不妨礙她優雅地把
脊樑挺直，臉上漾出明亮的笑容。又賺了錢，繼續買
出租車，發達後，是兩輛，一輛跑長途，一輛跑出租
。現在，還蓋了三層樓房，生意仍舊在做，照樣是優
雅地盤髮、穿旗袍，還是從前那麼漂亮，一點不見
老。

世上竟有這樣的女人，我被震撼了。你看這個女
人，命運多舛，無論是落魄潦倒、遭遇不幸，還是商
場如意、大紅大紫，都心如止水，風雨不動安如山，
一成不變地盤髮、穿旗袍，滿臉的笑容、渾身的明麗

。這是什麼樣的生活態度呀。
優雅地生活，是一種堅強，把命運的不公，人生

的不測，都化作了優雅。優雅地生活，是一種信念，
將過去忘記，把目光放遠，從頭再來。

優雅地生活，是一種達觀，全不在乎別人的目光
和議論，以微笑去寬容世事、化解堅冰，使惡意和妒
忌都化作了優雅。優雅地生活，是一種風度，把個人
的氣質、韻致、內涵、修養，當做人生的營養。優雅
地生活，是一種睿智、一種智慧、一種超然，感到自
己有房住、有飯吃、有衣穿，有雙親、有兒女，能看
見東西、能自己走路、能聽見嗅到，沒有疾病、沒有
傷疼，更重要的是自己還活着，有真實的生命存在，
與那些沒有、不能的比，有了莫大的滿足。

於是，把擁有的一切，包括對生命、對人生的熱
愛，都化作了優雅。莫要嗟嘆人生苦短，像小鎮女人
那樣優雅地生活吧，活出生命的優雅。

志
蓮
淨
苑
佛
寺
是
香
港
有
史
以
來
最
美
的

中
國
式
古
典
建
築
。
所
有
的
人
都
知
道
它
是

﹁仿
唐
﹂
建
築
，
但
你
也
可
以
說
它
是
﹁仿
日

﹂
或
﹁仿
遼
﹂
建
築
。
事
實
上
，
志
蓮
淨
苑
的

建
築
設
計
絕
非
﹁摹
仿
﹂
那
樣
簡
單
，
而
是
一

個
尋
找
、
借
鑒
以
及
再
創
作
的
複
雜
過
程
，
是

一
個
從
寺
院
重
建
到
文
化
重
建
的
深
化
過
程
。

志
蓮
淨
苑
到
底
有
多
少
是
真
正
的
﹁仿
唐
﹂
？
這
是
一
個
有
趣

和
值
得
探
討
的
問
題
。
志
蓮
淨
苑
重
建
之
前
，
在
中
國
內
地
和
香
港

已
有
不
少
﹁仿
唐
﹂
的
建
築
，
它
們
通
常
在
設
計
上
流
於
簡
單
的
形

式
化
，
而
且
因
為
使
用
了
鋼
筋
混
凝
土
等
現
代
建
築
材
料
，
因
此
缺

乏
歷
史
的
真
實
感
，
也
沒
有
木
構
建
築
那
種
內
在
的
自
然
美
。
志
蓮

淨
苑
為
了
與
那
些
﹁仿
唐
﹂
的
混
凝
土
建
築
有
所
區
別
，
特
別
強
調

自
己
為
﹁唐
式
﹂
、
﹁木
構
﹂
建
築
。

然
而
，
由
於
唐
代
歷
史
久
遠
，
其
建
築
至
今
所
存
無
幾
，
倖
存

的
只
有
山
西
的
南
禪
寺
和
佛
光
寺
等
幾
處
單
棟
的
建
築
物
，
更
找
不

到
完
整
的
唐
代
寺
院
，
因
此
建
築
師
缺
少
足
夠
的
實
物
作
為
設
計
的

依
據
，
也
沒
有
詳
細
的
唐
代
建
築
歷
史
文
獻
可
作
參
考
。
這
即
是
說

，
直
接
的
摹
仿
是
不
可
能
的
。
面
對
志
蓮
淨
苑
住
持
對
唐
文
化
的
執

著
追
求
，
以
及
它
對
建
築
藝
術
一
絲
不
苟
的
要
求
，
建
築
師
只
有
從

其
他
的
地
方
尋
找
出
路
。
一
條
出
路
就
是
日
本
的
古
建
築
，
另
一
個

出
路
是
中
國
的
遼
代
建
築
。

一
、
向
日
本
學
習
中
國

日
本
的
佛
寺
建
築
曾
受
到
中
國
唐
代
文
化
的
深
刻
影
響
。
早
在

公
元
六
世
紀
，
當
佛
教
由
朝
鮮
傳
入
日
本
的
時
候
，
日
本
的
寺
廟
建

築
已
間
接
受
到
中
國
建
築
的
影
響
。
自
公
元
六
三
○
年
至
八
三
四
年

，
日
本
﹁遣
唐
使
﹂
使
團
先
後
十
五
次
抵
達
唐
長
安
，
學
習
中
國
的

文
化
、
藝
術
和
技
術
。
對
日
本
佛
寺
建
築
特
別
有
意
義
的
是
，
公
元

七
五
四
年
，
揚
州
高
僧
鑒
真
和
尚
東
渡
日
本
，
兩
年
後
在
奈
良
建
立

了
﹁唐
招
提
寺
﹂
。
那
是
第
一
次
由
中
國
高
僧
親
自
在
日
本
直
接
示

範
中
國
建
築
藝
術
。
這
一
藝
術
瑰
寶
成
為
日
本
佛
寺
建
築
一
個
最
重

要
的
典
範
，
並
且
影
響
深
遠
。

別
具
歷
史
意
義
和
趣
味
的
是
，
這
次
香
港
高
僧
東
渡
日
本
並
不

是
去
傳
授
中
國
的
建
築
藝
術
，
而
是
要
向
日
本
學
習
中
國
的
建
築
藝

術
和
技
術
。
鑒
真
和
尚
當
年
一
定
沒
有
想
到
，
在
一
千
兩
百
多
年
之

後
，
奈
良
的
佛
寺
會
成
為
中
國
尋
找
唐
代
藝
術
的
一
個
寶
庫
。
其
實

早
在
一
九
六
三
年
，
梁
思
成
受
周
恩
來
總
理
委
託
，
主
持
設
計
揚
州

﹁鑒
真
大
和
尚
紀
念
堂
﹂
的
時
候
，
便
專
程
赴
奈
良
考
察
了
﹁唐
招

提
寺
﹂
等
日
本
古
建
築
。

毫
無
疑
問
，
日
本
的
佛
寺
建
築
對
於
志
蓮
淨
苑
的
設
計
具
有
重

要
的
參
考
價
值
。
志
蓮
淨
苑
﹁天
王
殿
﹂
即
是
摹
仿
日
本
京
都
平
等

院
的
﹁鳳
凰
堂
﹂
。
而
﹁鳳
凰
堂
﹂
則
是
摹
仿
敦
煌
壁
畫
上
的
中
國

宮
殿
，
被
認
為
是
唐
代
建
築
藝
術
完
美
的
再
現
。
京
都
平
等
院
建
於

﹁平
安
時
代
﹂
的
一
○
五
二
年
，
那
是
日
本
﹁仿
唐
﹂
建
築
的
昌
盛

時
期
。
雖
然
那
時
唐
朝
已
經
滅
亡
，
但
日
本
對
唐
代
藝
術
的
熱
誠
有

增
無
減
，
所
以
才
有
今
天
我
們
可
以
去
日
本
尋
回
失
傳
的
唐
代
藝

術
。

﹁天
王
殿
﹂
建
築
組
群
是
寺
院
中
最
大
的
庭
院
，
參
照
敦
煌
壁

畫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淨
土
變
﹂
描
繪
的
情
景
，
力
圖
營
造
出
佛
教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的
意
境
。
建
築
師
為
避
免
百
分
之
百
複
製
﹁鳳

凰
堂
﹂
，
在
設
計
中
盡
量
加
入
一
些
更
為
中
國
化
的
建
築
元
素
。
儘

管
如
此
，
﹁天
王
殿
﹂
在
藝
術
造
型
、
施
工
技
術
、
建
築
材
料
和
構

件
等
許
多
方
面
都
帶
有
深
深
的
日
本
烙
印
，
例
如
最
有
藝
術
表
現
力

的
大
屋
頂
，
從
構
造
做
法
到
鋪
設
方
式
，
從
建
築
構
件
、
裝
飾
配
件

到
建
築
材
料
等
都
是
﹁日
本
製
造
﹂
。
所
以
，
日
本
建
築
對
志
蓮
淨

苑
的
影
響
是
相
當
明
顯
的
。

二
、
向
遼
國
學
習
漢
制

﹁遼
﹂
王
朝
建
於
九
○
七
年
至
一
一
二
五
年
，
它
的
疆
界
曾
涵

蓋
了
今
天
的
內
蒙
古
、
遼
寧
、
河
北
和
山
西
。
雖
然
它
是
契
丹
族
的

政
權
，
但
採
用
了
唐
代
的
制
度
，
﹁以
漢
制
待
漢
人
﹂
。
今
天
的
學

者
一
致
認
為
，
異
族
﹁遼
國
﹂
的
佛
寺
比
同
期
漢
族
﹁宋
國
﹂
的
佛

寺
更
全
面
地
（
或
者
說
機
械
地
）
繼
承
了
唐
代
建
築
的
形
制
。
因
此

在
中
國
文
化
傳
承
關
係
上
，
遼
代
建
築
比
日
本
佛
寺
更
直
接
、
更
可

靠
，
而
且
在
志
蓮
淨
苑
設
計
中
加
入
﹁仿
遼
﹂
元
素
，
有
助
於
避
免

﹁全
盤
日
化
﹂
。

遼
代
寺
廟
遺
留
至
今
的
實
物
較
多
，
有
十
幾
處
，
而
且
保
留
得

比
較
完
整
，
例
如
建
於
一
○
三
八
年
的
山
西
大
同
華
巖
寺
、
建
於
一

○
五
六
年
的
應
縣
釋
迦
塔
，
以
及
建
於
一
○
二
○
年
的
遼
寧
義
縣
奉

國
寺
，
它
們
都
是
現
存
的
中
國
古
代
木
構
建
築
的
精
品
。
而
且
由
於

這
些
遼
代
寺
院
與
﹁鳳
凰
堂
﹂
建
造
的
年
代
相
近
，
因
此
建
築
師
在

借
鑑
的
時
候
便
於
把
握
設
計
的
尺
度
，
在
建
築
風
格
上
取
得
協
調
的

效
果
。這

些
寶
貴
的
文
化
遺
產
為
志
蓮
淨
苑
提
供
了
豐
富
的
歷
史
資
料

和
可
靠
的
創
作
依
據
，
使
建
築
師
在
設
計
的
時
候
能
夠
有
根
有
據
地

發
揮
創
意
。
例
如
﹁內
外
槽
﹂
的
布
局
、
﹁明

﹂
和
﹁草

﹂
的

雙
套
屋
架
，
以
及
﹁批
竹
昂
﹂
的
作
法
就
吸
納
了
唐
末
和
遼
代
建
築

的
特
點
。

在
全
寺
的
殿
堂
中
，
唯
一
能
直
接
摹
仿
唐
代
建
築
的
是
﹁大
雄

殿
﹂
。
按
照
志
蓮
淨
苑
住
持
的
要
求
，
﹁大
雄
殿
﹂
須
以
建
於
八
五

七
年
的
山
西
五
台
山
佛
光
寺
作
為
設
計
藍
本
。
但
因
客
觀
條
件
所
限

，
大
殿
由
面
闊
七
開
間
縮
減
為
五
間
。
在
細
部
設
計
上
也
有
一
些
變

化
，
例
如
正
脊
上
沒
有
沿
用
大
佛
寺
的
﹁鴟
吻
﹂
，
而
改
用
了
唐
招

提
寺
的
﹁鴟
尾
﹂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大
殿
的
﹁廡
殿
頂
﹂
應

用
了
清
代
建
築
的
﹁推
山
﹂
作
法
，
改
善
了
屋
頂
的
造
型
和
比
例
，

突
出
了
中
國
古
典
建
築
特
有
的
曲
線
美
。

最
具
有
唐
代
建
築
精
神
的
是
，
志
蓮
淨
苑
所
有
的
木
構
件
既
是

結
構
的
需
要
也
是
藝
術
的
表
現
，
而
且
木
構
件
做
得
碩
大
、
剛
勁
有

力
，
為
建
築
增
添
了
雄
壯
的
氣
勢
。
這
是
它
與
現
存
的
明
清
時
期
古

建
築
以
及
現
代
﹁仿
唐
﹂
建
築
的
一
個
重
要
區
別
。
一
般
來
說
，
中

國
南
方
的
民
間
建
築
比
較
柔
婉
、
纖
巧
。
相
比
之
下
，
志
蓮
淨
苑
便

顯
得
雄
健
、
硬
朗
、
渾
厚
，
帶
有
北
方
建
築
的
風
格
。
這
也
是
唐
、

遼
建
築
的
特
色
。

三
、
重
建
文
化
的
殿
堂

建
築
師
在
摹
仿
、
繼
承
的
同
時
並
沒
有
拘
泥
於
中
日
古
建
築
既

定
的
規
則
，
而
是
在
尊
重
古
制
的
基
礎
上
，
為
適
應
本
地
的
特
殊
條

件
以
及
藝
術
上
的
需
要
，
做
出
了
調
整
和
改
進
，
例
如
屋
面
﹁舉
折

﹂
提
高
了
坡
度
、
﹁當
心
間
﹂
加
寬
了
面
闊
、
﹁材
﹂
的
等
級
大
於

﹁法
式
﹂
的
規
定
等
等
。
實
際
上
，
建
築
師
在
設
計
中
將
中
國
建
築

從
唐
遼
至
明
清
的
成
果
，
以
及
日
本
的
經
驗
作
了
一
個
綜
合
性
的
概

括
，
在
古
人
和
﹁洋
人
﹂
的
基
礎
上
進
行
了
再
創
造
，
力
求
抓
住
中

國
建
築
的
內
在
精
神
，
而
不
是
單
純
地
摹
仿
出
它
的
外
形
。
這
是
志

蓮
淨
苑
殊
為
可
貴
之
處
。

仿
古
往
往
會
鑽
進
﹁考
古
癖
﹂
的
窄
胡
同
，
產
生
保
守
和
僵
化

的
現
象
，
但
志
蓮
淨
苑
的
設
計
卻
是
一
個
思
想
逐
漸
開
放
的
例
子
。

這
一
方
面
有
客
觀
條
件
的
原
因
，
另
一
方
面
也
反
映
了
香
港
文
化
兼

收
並
蓄
的
特
性
。
整
個
重
建
過
程
正
如
志
蓮
淨
苑
住
持
所
預
期
的
那

樣
，
是
一
個
﹁吸
收
融
化
了
外
來
建
築
影
響
﹂
，
包
含
了
多
種
文
化

元
素
的
成
果
。
設
計
團
隊
亦
是
一
個
多
元
文
化
的
組
合
，
包
括
了
香

港
、
北
京
以
及
日
本
的
建
築
師
、
古
建
築
專
家
和
技
術
顧
問
。
毫
無

疑
問
，
志
蓮
淨
苑
是
中
國
仿
古
建
築
設
計
上
一
次
非
常
可
貴
的
嘗
試

，
也
是
對
木
構
建
築
和
中
國
古
典
藝
術
的
一
個
重
要
貢
獻
。

重
建
民
族
文
化
的
殿
堂
—
—
這
是
志
蓮
淨
苑
重
建
的
文
化
意
義

。
﹁仿
唐
﹂
固
然
有
宗
教
方
面
和
審
美
方
面
的
追
求
，
但
我
們
更
應

該
看
到
：
回
到
歷
史
的
起
點
、
尋
找
文
化
的
源
頭
並
不
是
單
純
的
復

古
和
重
複
歷
史
，
其
更
深
層
的
意
義
在
於
還
原
歷
史
和
文
化
的
真
實

，
去
除
殖
民
主
義
霸
權
文
化
的
影
響
。
換
句
話
說
，
為
了
重
建
香
港

的
未
來
，
我
們
應
回
到
末
經
殖
民
主
義
污
染
的
歷
史
原
點
，
重
建
我

們
的
文
化
基
礎
。

在
﹁後
現
代
﹂
全
球
化
的
大
環
境
下
，
在
香
港
西
化
的
主
流
文

化
中
，
當
香
港
人
的
歷
史
和
文
化
的
身
份
變
得
越
來
越
模
糊
和
弱
化

的
時
候
，
志
蓮
淨
苑
通
過
重
現
唐
代
的
建
築
藝
術
，
宣
示
了
民
族
歷

史
和
文
化
的
存
在
，
為
我
們
提
供
了
一
個
重
新
認
識
和
鑒
別
身
份
的

場
所
。

在
歐
洲
旅
行
，
那
些
美
輪
美
奐
的
古
典
建
築
、
雄
偉
精
湛

的
藝
術
雕
塑
和
優
雅
迷
人
的
異
國
風
情
，
使
每
個
去
過
歐
洲
的

中
國
人
都
很
難
忘
懷
，
然
而
，
最
讓
我
難
忘
的
還
是
那
風
格
各

異
的
街
頭
藝
人
。

人
體
活
雕
塑
，
在
國
內
時
我
就
經
常
聽
說
，
網
上
也
看
了

不
少
，
但
親
身
感
受
還
是
第
一
次
。
那
天
，
埃
菲
爾
鐵
塔
下
面

，
遠
遠
地
望
去
，
見
有
一
尊
白
色
雕
塑
矗
立
在
廣
場
上
，
總
是

感
覺
放
置
得
不
太
合
理
，
待
走
近
一
看
才
發
現
，
這
白
色
雕
塑

竟
在
用
一
種
極
緩
慢
的
速
度
改
變
着
姿
勢
，
每
一
個
變
化
都
很

細
微
，
令
人
不
易
察
覺
。
在
雕
塑
前
方
的
地

上
，
放
置
着
一
隻
打
開
的
精
緻
木
匣
，
裡
面

全
是
小
額
的
硬
幣
。
原
來
，
他
不
是
雕
塑
，

而
是
街
頭
藝
人
。
他
的
臉
上
和
手
上
塗
滿
白

色
油
彩
，
渾
身
上
下
都
用
白
布
包
裹
起
來
，

然
後
擺
出
種
種
優
美
的
姿
勢
，
佇
立
不
動
。

我
不
由
得
舉
起
手
中
相
機
，
想
拍
一
張
留
念

。
不
料
那
﹁雕
塑
﹂
見
我
舉
起
相
機
，
立
刻

反
應
敏
捷
地
轉
過
身
去
，
將
個
屁
股
對
準
了

我
。
導
遊
告
訴
我
們
，
不
給
錢
是
不
能
拍
照

的
。

不
過
，
也
並
非
所
有
的
街
頭
藝
人
都
吝

嗇
。
那
天
我
們
遇
到
一
位
身
着
艷
麗
多
彩
的

古
代
皇
家
軍
隊
服
飾
的
街
頭
藝
人
，
他
雙
目

緊
閉
、
神
情
莊
嚴
，
全
神
貫
注
地
吹
奏
着
，

面
前
放
着
一
隻
簡
陋
的
木
匣
，
裡
面
零
星
有

幾
個
硬
幣
。
我
掏
出
一
個
硬
幣
放
入
地
上
的

木
匣
中
，
抬
頭
看
了
看

他
，
他
依
然
雙
目
緊
閉

，
彷
彿
對
我
的
錢
不
屑

一
顧
。
也
不
知
道
他
看

沒
看
見
我
給
錢
了
？
這

時
，
有
幾
位
遊
人
走
來

，
有
的
與
他
合
影
，
有

的
只
是
為
他
拍
照
。
有

人
給
錢
，
也
有
人
不
給
錢
。
但
不
管
別
人
怎

樣
，
他
始
終
忠
於
職
守
，
全
神
貫
注
地
演
奏

。
整
個
過
程
中
，
這
位
街
頭
藝
人
就
像
一
個

真
正
的
皇
家
軍
樂
隊
員
，
始
終
保
持
着
軍
人

的
尊
嚴
，
除
嘴
唇
和
手
指
外
，
身
軀
紋
絲
不

動
。
他
緊
閉
的
雙
目
似
乎
在
告
訴
遊
人
，
不

管
你
們
給
不
給
錢
，
我
都
為
你
們
演
奏
，
都

向
你
們
傳
遞
同
樣
的
歡
迎
與
熱
情
。

最
令
人
感
動
的
，
是
一
群
在
廣
場
一
角

青
年
，
自
己
用
木
板
搭
起
一
個
小
小
舞
台
，

然
後
有
的
手
持
吉
他
，
有
的
懷
抱
大
提
琴
，

面
前
擺
開
樂
譜
和
麥
克
風
，
開
始
了
激
情
洋

溢
的
演
奏
。
廣
場
上
冷
冷
清
清
，
自
製
的
舞

台
周
圍
，
竟
然
很
長
時
間
沒
有
一
個
觀
眾
。

但
這
群
年
輕
人
的
目
光
只
注
視
着
樂
譜
，
絲

毫
不
在
意
四
周
的
寂
寥
。

他
們
始
終
全
神
貫
注
，
激
情
四
溢
地
演
奏
着
。
我
走
近
他

們
時
，
竟
吃
驚
地
發
現
，
舞
台
上
下
，
連
一
個
放
錢
的
匣
子
都

沒
有
。
其
實
，
他
們
來
這
兒
演
奏
，
不
是
為
了
錢
，
而
是
為
了

藝
術
，
為
了
自
娛
。

歐
洲
的
街
頭
藝
人
，
是
歐
洲
的
一
道
風
景
線
，
是
將
歐
洲

各
民
族
的
傳
統
文
化
與
民
族
性
格
，
用
藝
術
方
式
展
示
給
遊
人

的
一
扇
窗
戶
，
它
也
傳
遞
着
友
情
和
歐
洲
各
族
人
民
的
美
好
心

願
。
每
次
去
歐
洲
歸
來
，
在
我
的
相
冊
裡
，
總
會
增
添
幾
張
歐

洲
街
頭
藝
人
的
各
色
倩
影
；
在
我
的
心
裡
，
總
會
留
下
幾
頁
不

同
滋
味
的
關
於
街
頭
藝
人
的
繽
紛
記
憶
。

海州灣的海灘上，盛產泥螺，泥螺是一
種味道鮮美的貝類。我們那兒的漁家把泥螺
叫 「泥溜子」。

盛夏中一個雙休日，我們來到海邊，去
拾泥螺。等到潮水退去，已是東南晌了，太
陽當頭照着，有點炙人。海灘有的地方是泥
灘，有的地方是沙灘。生長在沙灘裡的泥螺

，殼肉裡有細沙，得長時間放在水裡吐沙，洗起來費事，弄不好
，吃起來發塵。我們赤腳走在泥灘上，那泥灘經過潮水的洗禮，
已很少有淤泥了，也不陷腳。提着小笆簍，去尋找泥螺。拾泥螺
不能用竹籃子，揀到籃子裡的泥螺會吐出黏液，身體變小，悄悄
地就會從籃縫中漏掉，拾了半天，那才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呀。
因此拾泥螺得用柳條編的小笆簍。

泥灘上也並不是都有泥螺，生長在泥灘裡的泥螺是一溜一溜
的，隨着潮水，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沒有。我們找到一處有泥
螺的泥灘，腳下是軟軟的灘泥，很涼快。每天拾泥螺的人很多，
拾了一茬又一茬，海灘上泥螺並不多，走好遠才能拾到一個。

大大小小的泥螺稀稀疏疏地分布在泥灘上，有的趴在泥裡一
動不動，好像沉在夢鄉裡；有的身體上吐了一層黏液，好像一朵
朵白色的小蘑菇，反射着陽光，煞是好看；有的慢慢蠕動着，在
泥灘上留下彎彎曲曲的線痕，人一靠近，有了動靜，泥螺一下子
就停住不動了。

我在泥灘上仔細地尋找泥螺，一顆一顆地朝笆簍裡拾，大的
泥螺有蠶豆大小，小的泥螺也有黃豆粒大小。太陽烤得難受，渾
身都是汗。丟下笆簍，一下子躥進海水裡，洗一洗，又上來拾泥
螺。天晌了，我們戀戀不捨地離開海灘。看看笆簍裡的泥螺，有
一斤多吧。心滿意足地朝家走，也不感到累。

回到家，用溫開水把泥螺洗淨，這泥螺雖然生長在泥灘裡，
但螺殼裡很少有滋泥，好洗。洗泥螺千萬不能用開水，一洗，螺
肉就縮沒有了。洗淨的泥螺，拌上作料，滴點香油，鮮得很呀，
越吃越愛吃，畢竟，這是自己拾來的貨真價實的泥螺，比在街上
買來的強多了。

如果有來生 姜欽峰

李
滿
紅
的
《
紅
燈
》

許
定
銘

拾泥螺 王誦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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